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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朴素”是庄子美学的重要命题，这一个命题主要包含“白”、“自然”、“真”等内容。“白”既是

“朴素”的外在气质彰显也是内在的纯澈心灵状态；“自然”作为“朴素”的根基，以“无为而无不为”

化育万物；“真”是“朴素”追求的最高审美境界，通过以游反“真”、采“真”进而与大道同行，与

天地同德，与万物同波。这体现出了庄子美学师心造化、弃人为工巧的理论倾向，直接影响了后世美学

对美的本质的认识，对中国美学的历史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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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mplicity” is an important proposition of Zhuangzi’s aesthetics, which mainly contains the con-
tents of “whiteness”, “nature”, “truth” and so on. This proposition mainly contains “white”, “nature”, 
“truth” and so on. “White” is both the external manifestation of “simplicity” and the internal state of 
pure mind; “nature”, as the foundation of “simplicity”, is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nothing but noth-
ing”. Nature, as the foundation of “simplicity”, nurtures all things by “doing nothing and doing noth-
ing”; “truth” is the highest aesthetic realm pursued by “simplicity”, which is realized by swimming 
against “truth” and collecting “truth”. “True” is the highest aesthetic state pursued by “simplicity”, 
and by traveling to counter “true” and “true”, we can walk with the Great Dao, share the same virt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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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heaven and earth, and share the same wave with all things. This reflects the theoretical ten-
dency of Zhuang Zi’s aesthetics of mastering creation and abandoning artificial work, which directly 
affects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essence of beauty in later aesthetics, and has a far-reaching influ-
ence on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esthe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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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朴素”是体现庄子美学基本特点的理论命题之一。庄子重视“朴素”的智慧，庄子美学推崇“白”

的美学气质、“自然”的审美格调、“真”的审美境界。“朴素”一词最早见于《老子》，老子言“见素

抱朴，少私寡欲”“常德乃足，复归于朴”“朴虽小，天下莫能臣也”“无名之朴”等([1], p. 156, 195, 211, 
225)。 “素”原指未经染色的白色丝帛，“朴”原指未经人力加工的木材，借以喻指人与事物天生自然

的本性或状态。这里可见两种截然不同的美学观点，关涉到老子对于自然和人工关系的思考，老子认为

“朴”与“器”是相对的，“器”是指受斤斧等加工后做成的器物，借以指代人为工巧的产物，老子崇尚

自然本色而拒绝人工机巧，因而他主张“去彼取此”([1], p. 129)，“复归于朴”([1], p. 210)。“朴素”指

无知、无私、无欲的精神状态，是“道”的本质属性，是老子追求的理想人性。庄子继承并发扬了老子的

这一思想，说“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2], p. 357)，认为“朴素”就是天下之最美，并赋予其幽微深

邃的美学内涵。“朴素”二字，有三层基本含义。一、指白色、本色，如《管子·水地》：“素也者，五

色之质也。”二、指自然而然、纯素朴实、不加修饰，如《淮南子·本经训》：“其心愉而不伪，其事素

而不饰。”三、指原始、根本、本质，亦即真，如《列子》曰：“太素者，质之始也。”除此之外还有空、

常规、诚心等含义，如《伐檀》毛传曰：“素，空也。”《汉博陵太守孔彪碑》：“无偏无党，遵王之

素。”等。庄子的“朴素”这一天下之最美由“朴素”一词的基本原义生发拓展衍生而来，各个内涵层次

都禀赋了更加丰富深刻的哲学或美学意味。 

2. “白”作为“朴素”的美学气质 

白作为一种色彩，相比其他颜色最具包容性、变化性和突破性，是五色中的基底色。在视觉情感上，

人天生青睐白色，在心理空间的刻画上，白色更是最具表达意义的高度凝练而富有潜在的色彩之一。经

过时间长河积淀下来的色彩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者不可或缺的角色，白色成了纯洁、朴素、光明、自由、

神圣、虔诚等象征。在庄子这里，“白”既是“朴素”外在洁素纯粹气质的彰显，也是内在纯净空明心灵

状态的显化。这一点可以从庄子的文本中获得取证： 

“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2], p. 329) 
“夫鹄不日浴而白，乌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朴，不足以为辩。”([2], p. 392) 
“虚室生白，吉祥止止。”([2], p. 124) 
“知其白，守其辱，为天下谷”([2], p. 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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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以看出庄子追求的“纯白”是一种洁净空明至极的心灵状态，他指出了“机心”对于这种“纯

白”心灵的危害。天鹅的白和乌鸦的黑是天生本来如此，并非因沐浴日光和月光而有所变化，这样的黑

白在自然和不加修饰上就是美的。而人因为有“机心”，私欲膨胀，相互倾扎，破坏了人本来的“纯白”

心灵，常常追求外在的华丽与修饰而遮掩了事物的本质，无法看到纯净素朴的美。庄子于是提出恢复“纯

白”心灵的方式有三种：一是去除“机心”，使心灵保持单纯和清明，表现为不求外炫，而求内无机巧之

心，不为外物所动，心神稳定；二是虚，去除“机心”是虚的前提，虚不是僵化的凝固的死寂，而是充满

无限可能的活动状态，以虚空成就万物实质，是虚空而实有；三是静，做到去除“机心”和虚，心灵就如

同一面纯白的镜子，万象皆在其中，但都不足以搅扰内心，与物相触无累，“白”之璀璨光芒自然就会照

耀整个心室。 
在《庄子·天地》篇中，有一段对“机心”深刻讨论的故事，讲述的是子贡到楚国游历回晋国途中，

路过汉阴，看见一个老人挖沟渠通到水井，输水到菜园，自己抱着瓮装水来回浇灌菜地，十分劳累费力，

效率低下。子贡就说：“有一种机械，一天可以灌溉好多地，用力少效率高，你怎么不用呢？”这个老翁

说了一段看似愚笨实则意味深长饱含至理的话，说：“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

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可

见“机心”是一种功利性的、有目的的、带有欲望性质的、知识性的活动，它源自对功利、效率和控制的

追求，是一种理性与计算的思维方式。若“机心”存于胸中，心灵便无法保持纯净的“纯白”状态。“纯

白不备”意味着内心的清净、自然与无欲无法实现，进而影响精神的稳定和道的体现。机心使得心灵不

稳定，就会导致无法承载真正的“道”。随着人类文明和科技的日新月异，工具的发达，技术的更新，方

式的变革，让人越来越迷恋技术科技，这在提高生活品质和铸就美好生活的同时，也压抑了人的自然本

性，破坏了原初纯洁空明的心灵，束缚了心灵的自由奔驰，阻碍了人们对“朴素”这种非知识、非逻辑、

真实的、纯洁的美的欣赏，远离了庄子所推崇的“白”。这种“白”与外界的浮华、喧嚣形成鲜明对比，

反映出了一种自然朴素的生活态度。它不是通过人为雕琢和表面的光鲜来定义的，而是一种质朴和洁素

的力量，是一种无需言说的美。这种美自然而然地呈现，体现人类与自然、与心灵之间最真实的连接，

它代表了摆脱外界世俗的压力，回归自我本质。 
简而言之，“机心”是知识的，“纯白”是非知识的；“机心”是欲望的，“纯白”是无欲无求的；

“机心”是造作的，“纯白”是自然的；“机心”是破坏生命的，“纯白”是保养生命的。按照老人的

话，应该罢机械免机事去机心，保持纯净空明的心灵状态，心神不外分，修养内心，做到外物无所动于

内心，心灵自然而然就会“纯白”。 
虚是指一种无物无我、无知无欲的双重否定的无意识心理状态，人的意识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

情志(可以称之为“心之体”)，二是智能(可以称之为“心之用”)。而“虚”所指的，就是将这两者一扫

而空，从而使精神保持“纯白不杂”的状态，最终实现精神世界的无限自由。庄子说“瞻彼阙者，虚室生

白，吉祥止止。”([2], p. 124)郭象注：“虚其心则至道而集于怀也”，成玄英疏：“白，道也。”虚室生

白的原义是当一个房间内的物品过多时，光线被遮挡住了，室内显得昏暗，而当将这些物品清除后，房

间便会充满明亮的光辉。此处的“虚”并非一种空洞、僵死、凝固的死寂，而是烦扰心灵的繁琐杂事杂物

移除后，清明的虚空，是自然显现出的“白”——即“道”的光辉，自然显现。以宗白华先生的话来表达

就说，阙，就是空间，但不是空的宇宙的、几何的、僵死的空，不是“顽空”，而是“创化万物的永恒运

行的道”；白是“道”的吉祥之光，是人生意义的澄明([3], p. 70)。在这一层意义上，庄子所推崇的“虚”

和“纯白”不仅是哲学上的思辨，更是一种自我的内在净化过程，在这种净化过程中，个体能够无限接

近“道”的境界。但虚的实践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水滴石穿，需要逐步的心灵修养来完成。庄子指出，要

实现虚的心境，必须首先做到“一志”：“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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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2], p. 124)“一志”是虚

的前提，“一”指的是心灵的凝聚状态，安心于一，了无二念，万物因“分”而千姿百态，相互对立、分

隔，迷惑着人的神志，很容易形似安定而心驰神往，意动神摇，“一志”的内敛状态可以克制和外物的相

互缠绕，与外物的纠缠会让人逐渐失去本性，从而那些机械机事就像杂物一般堆满内心，不见光明，所

以必须做到做到专心致志，一心一意。但仅是专注于内心的“志”是不够的，还需要保持持久的恒心和

毅力。我们的五官很容易受外界干扰，所以五官应该向内探求而不是向外发散狂放，这一思想具有深刻

意义，表明感官的力量应集中于内心，培养内在的宁静和满足，内就是“心”。“室”和“宅”都是心的

象征，虚是自我的逐渐弱化和消失，空诸一切，心无挂碍，因此，心灵的虚并非空无一物，而是指一种开

放的、无所执着、流动着的状态，能够容纳万象而不被其拘束、充满生命力的空间。 
静是由虚进入之后审美感知中最静的一刹那，一个富于包孕的片刻和观照永恒的瞬间([4], p. 288)。

心灵的“纯白”不是只有一片白芒和寂寥，通过对自我和物的双重否定的矛盾运动来协和我与物的关系，

双方得到超越，实现和谐共存，各自回复本性的状态，就能够荣千景万象。庄子说“万物无足以铙心者，

故静也。……圣人之心静乎!天地之鉴也，万物之镜也。”([2], p. 365)又说“圣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

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2], p. 227)可见，静的境界如同一面水镜，明澈至极，能清晰明亮地容纳万

象，却不受物象的干扰，始终保持内心的宁静与清明。“有象”和“无象”皆统一于静这面水镜，水镜无

波无澜，内外一体，万象自如流转。此镜具备极大的包容性，能反射万物，却始终保持清澈与平静。庄子

认为，真正的静是通过去除外界干扰和内心杂念达到的一种无为的平和状态。正如苏轼《送参寥诗歌》

中说：“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静”不是单纯的空洞或无动于衷，而

是一种能从表象深入事物本质的状态，它通过静默与空灵让我们超越表面，直抵事物的内核。庄子也主

张：“静而动，动而王，无为也而尊，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真正的静是具备内在活力的，它不会

让人陷入僵化或死水，而是在静中孕育着变化与生命力。通过这一方式，人们能够在保持内心平和的同

时，顺应万象流转而不被其束缚，达到“自得其乐”的境界。“纯白”并非如同一潭死水、一片枯竭的沙

漠、一颗枯瘪的槁木，而是像天地一样空明清澈，充满了活力和生命。在这种“纯白”的心境中，而是在

“虚”与“静”中达到了天地精神独往来的境界。它表现的是一种从容自适、充满智慧与美的力量。 
总而言之，庄子认为“机心”是保持“纯白”心灵的首要障碍，因为“机心”是人对物的控制，物反

过来对人也会造成困扰和压制，物自身存在的意义被人的实用性功利性目的剥夺的同时，“纯白”的人

心自身膨胀成了欲望，丧失天性和淳朴。所以去除“机心”才能通虚达静，涤荡精神，从而进入虚空澄

澈、纯净旷大的“纯白”心境。 

3. “自然”作为“朴素”的美学骨骼 

“自然”可谓是道家思想的精髓，也是庄子思想的核心，“自然”的“无为而无不为”是“天地之大

美”的根本原因，人要使自己“备于天地之美”，就要“观于天地”，“原天地之美”，“判天地之美”。

在老子看来，宇宙的本体是“道”，“道”的本质是“自然”。在《老子》中强调：“人法地，地法天，

天法道，道法自然”([1], p. 184)，人以地为法则，地以天为法则，天以道为法则，道又以自然为法则，由

此可见自然的本质是与“道”是不可分割的。自然既是“道”的表现，也体现了“道”的无为性质。“自

然”是“时间”与“空间”交错而成的“宇宙”，它不由人为干预，是一种自我展开的存在。庄子说“无

为而尊者，天道也；有为而累者，人道也。”庄子说“无为而尊者，天道也；有为而累者，人道也”([2], 
p. 286)时，强调了自然的无为并非消极放弃，表面上的无所作为，什么也不做，而是一种积极顺应宇宙本

性、与“道”合一的行动方式。庄子也说：“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天地之本而道德之至也。故帝王圣

人休焉体则虚，……虚则静”([2], p. 348)，“无为”之心并非行动的无所作为，而是以“天地无为”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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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无为”，而无所不为。对“自然”的含义注解得比较精确的是王弼，注释为：“道不违自然，乃得

其性；法自然者，在方而法方，在圆而法圆，于自然无所违也；自然者，无称之言，穷极之辞也。”这诠

释了自然的三层基本含义：一是“道”之“本性”的“自然”，是“道”运行贯穿始终的最高原理法则；

二是个体生命应该遵循的规律，法其“方”，“圆”其“圆”，是可以灵活运用的“自然原理”；三指人

性修养合乎自然，其主要内容是人的主观精神对社会关系、功名利禄、世俗欲望的超脱，旨在打破人与

大道之间的阻隔，最终回归到纯朴自然的本真状态。总而观之，庄子所说的“自然”是与人为的虚伪和

伪作相对的“无为”状态。通过“无为”，人跟随“道”行的脚步，顺应自然法则的方式，与世界和谐相

处，并通过内心的修养将“自然”融入自己的存在，可以不被外物干扰、不受世俗牵累，最终达到“不为

而自为”的境地。 
“无为”，是“卫生之经”。《庄子·庚桑楚》中说：“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为，与物委蛇，而同

其波。是卫生之经已。……相与交食乎地而交乐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撄……。是卫生之经已。”“卫生

之经”即护养生命的道理，其关键首先在于消释执滞之心，行动时自由自在，居住时无牵无挂，顺物自

然，不以物为心中桎梏。其次，不以利益与得失为心中的干扰，与天地之间的互动应是自然流畅的，而

非强行追逐或迎合，无拘无束而去，纯真自然无知而来。最后，庄子通过提到“形如槁木，心如死灰”，

揭示了护养生命的最终境界。这里的“形如槁木”并非指生命的枯竭，而是一种超越了常规内心极度收

敛与宁静的精神状态，以至于不再被物质世界的纷扰所影响。“心如死灰”，不是死气沉沉，阴郁沉闷，

而是指心灵达到一种空放灵动的状态，荡涤了所以的欲望和烦忧，进入了“无心”的境地。这一状态并

非身体的麻木或精神的消沉，而是一种内在完全自由、超越二元对立的境界，达到了与天地万物和谐一

体的理想状态。这种状态让我们如同婴儿一般，行动无意、无识、无忧、无虑，无人我之分、物我之分，

无分为一体，各自遵循各自的本性而不相互违背，达到天地与我共生，万物与我为一，我之生命亦是天

地之生命，在大化流行中同波共振。 
“无为”，是“忘”。人最擅长的是忘，最不擅长的也是忘，怎么“忘”是“无为”的关键。护养生

命不仅包括使形体保持健康，更重要的是保养心灵，庄子在其中更强调心灵的修养，因为在庄子看来，

内在的精神内涵比外在随时变化着的形体更重要，应该“德有所长而形有所忘”。在《大宗师》中，庄子

说“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颜回的“坐忘”是“忘”的至高境界，其修行

有三个阶段，分别是礼乐、仁义、身心。通过这三个阶段的不断深化，颜回能够最终达到与“大道”合一

的境界。这里的“忘”分为“忘身”与“忘心”。身作为心的载体，与物质世界联结，人的一切困扰和烦

恼，往往来源于对身体和物质的依赖，忘身首先要从肉体感知的世界跳脱出来，摆脱个体感官的限制，

向内探求而不是向外扩张。在庄子这里，“忘身”常常以跨越身份和肉体的想象来体现，天马行空的想

象，同频共振的感受，能够暂时脱离天地所给予的这个肉体躯壳，和万物融为一体。“忘心”要消除现实

欲望对自我的奴役，然后解除对知识的迷念和追求，跳脱情感和思维的局限，最后使精神得到解放。在

《庄子·养生主》篇中，庄子还通过讲述“大宗师”与“小道”之间的差别，进一步阐释了“忘心”的重

要性：“大宗师之行，物我两忘；小道者，物忘而不能忘其心。”“大宗师”与“小道者”的区别就在于

小道者虽然能抛弃外物，却无法忘却内心的烦念杂思，大宗师能身心两忘，无私无欲，无偏无爱，与道

合一。庄子的“忘”并非单纯的忘却，而是一种有意识的“无意识”状态的内化。在此过程中，个体的心

灵逐步从对外界的依赖与执着中解脱出来，最终达到无为而自得、自然流畅的精神境界。 
“无为”，是“明”。庄子说：“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也。故曰莫若以明”([2], p. 56)，“以明”

有三，以道明之、以道心明之、以事物明之，三者相互联系，无法分割。为了认识外物，外物本身必须向

我们显现其真相。然而，如果我们的道心不够明净，外物便无法真实地显现。因此，拥有明净的道心是

认识世界的前提，而这明净的道心依赖于对“终极大道”的领悟——天地万物都是“道”的显现。整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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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以明”就是破除物我对立，抵达事物本身，获得宇宙大道和澄明之心，进而合乎道枢就像是进入了

道环的中心，与无穷流变和谐共鸣。庄子认为，所有的差别、对立和纷争其实都是源自人的主观认知，

并非事物的本质。通过将对立的两端统一，便能够洞察到“道”的本质，这就是“道”的核心。庄子说

“唯达者知通为一，为是不用而寓诸庸……谓之道。”([2], p. 73) “一”就是从共同的焦点整体的去看，

而不是相对的分散的去看。在庄子看来，“道”是世界万物的最终根源，是抽象的绝对精神本体，在无目

的、无意识的运动中创造万物，客观现实是虚幻的，所有事物都处在流行变化之中，有美有恶，有分有

合，有成有毁，最终都会复归于一个整体，所以从物的分、成、毁的变化来看是无法看到物的本质的，而

只从物之“用”的这一方面来看物，则物各有所用，各有所往，一律皆归于平等。庄子多次提及“无用之

用”。惠子说自己所得的大瓠、大樗都是大而无用，庄子说他拙于用大，有蓬之心即心灵阻塞不通，当然

无法看到大瓠、大樗的作用。“无用”是对于人自身而言，人总是以自我为中心，凡能用者皆为我用，能

为者皆为我为，功名利禄熏瞎了双眼，玷污了心灵，看不到其他事物自身的独特性。“用”则是万物本身

的自然体现，它并不局限于人类如何利用这些事物，而是从事物本身的存在和功能出发去理解它们。当

我们从事物的“用”的角度出发去看待万物时，便不再局限于相对的判断与功利的视角，而是能够以无

偏无私的心境，承认每个事物的独特性和存在的意义。“明”就是从“用”的层面“齐看”万物，博爱万

物。庄子所强调的“无用之用”，正是提醒我们要超越对物的功利和操作性利用，回归到物自身的自然

属性，看到它们在宇宙和“道”中的真实价值。道本身就是“无用”的，它没有明确的实用功能，却能支

配宇宙的运行，维持一切事物的和谐。因此，“无用”不是对事物的否定，而是一种对万物本真价值的尊

重与理解，我们就能够避免“分”的局限，从而回归自然，达到物我和谐共存。 

4. “真”作为“朴素”的美学境界 

“朴素”是达“真”之途径，“真”是“朴素”的内核和追求的最高境界，庄子的美学可以说是“尚

真”美学。在庄子看来，“真”是“美”的根基，而“美”则是“真”的展现，二者是相辅相成的辩证统

一。但“真”并不就是“美”，“真”本身是无所谓美丑的。这是因为庄子强调美是在“道”的自然无为

的运动中获得自由的，“道”作为宇宙的根本本体，它是无所不包、无所不在的，是最真实、最纯粹、最

自然的存在。而与“道”相通的“美”，是一种至高无上的美，它不是人为做作的装饰，而是一种符合自

然法则、内敛纯粹的美。因此，庄子竭力维护“美”与“真”的一致性，并推崇以朴素自然、真质纯粹为

核心的美学观念。他深恶那些人为虚伪做作、脱离自然的美。又由于“道”是无所不在的，在时间和空间

上都是无穷的，所以源于“道”的美是无限的，最高的美囊括了整个无比广大的宇宙，庄子称之为“大

美”。“大美”作为美之本体，其“大”一指无限性，二指完美完善，区别于小美和一般的美。庄子在

《秋水》一篇中，用河伯与北海若的对话展现了美的无穷广阔。河伯以为天下之美尽在于自己，却在与

北海若的交流中，深刻意识到无限之“美”远超自己所理解的有限之美。河伯所看到的美只是局限于自

己的视角，而北海若的眼光则是跨越了时空、洞察宇宙的。真正的美不止存在于个人的狭隘认知中，而

是宇宙万物共同流动的和谐美。 
在先秦诸子中，“真”这个字并没有得到过多的讨论，甚至在《春秋》《论语》《孟子》《左传》和

《尚书》等经典中都未曾出现。而在《庄子》中，“真”字的使用非常频繁，成为了庄子思想体系中不可

或缺的重要概念。《老子》中“真”字也出现过三次，但更多是强调“道”和“质”的自然本性，而并非

直接讨论“真”作为审美的意义。是庄子将“真”赋予了哲学和美学的深刻涵义，在《庄子》中共出现了

65 次“真”字，其中大部分是作为名词或形容词使用，如“而已反其真”([2], p. 175)，“极物之真”([2], 
p. 824)，“真者，精诚之至也”、“法天贵真”([2], p. 824)等，由此可见，“真”确为庄子追求的最高审

美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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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往往与“假、伪”相对，只有在意识到“假、伪”之后，人们才会去探求“真”。庄子正是对

那个时代美者不真、真者不美的普遍现象极为不满，才会提出求“真”。“真”主要有三层含义：一是

“道”的真；二是本真、真性；三是真实。庄子所说的“真实”并非仅指事实或表面上存在的物体，而是

指事物的内在真实。这种真实是自然赋予的，需要通过摒除伪装、回归自然的心态来实现。庄子说：“真

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是所以贵真也。”([2], p. 850)真正的“真”是一种内在的纯

净和诚实，是极致的精诚，表面的虚作不过自欺欺人，需要以“诚”待己，以“诚”待物，以“诚”葆

“真”。而庄子所言真性指的是事物本来应有的状态和品质，而不是被人为压抑或扭曲后的表现。如“马，

蹄可以践霜雪，毛可以御风寒。龁草饮水，翘足而陆，此马之真性也。”([2], p. 256)马的真性是在旷野上

自由的奔跑，吃自然生长的绿草，喝山川的流水和露珠，而不是在人造的马厩里吃着饲料而作为工具套

上缰绳供人骑乘。而人的真性也同马一样，无限亲近于自然和“道”之真，而不是被礼教尊卑虚作束缚

得死死的。庄子所言“道”之真是“大美”的本质，“大美”是“道”之真的体现，通往“道”真之“大

美”要以“游”方式才能前往，庄子说：“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谨守而勿失，是谓反其真。”

([2], p. 432)又说“逍遥，无为也；……古者谓是采真之游”([2], p. 388)，无为而无不为，顺无自然，才能

游于“道”真之大美。 
在《庄子》中，“游”字出现的频率高达 108 次，除人名外多作动词和名词，庄子所谓“游”有“游

身”与“游心”二义。诸多学者认为庄子之游重在游心，即主体精神以一种超功利、无目的、非思辨的态

度与物自由交往，忽略了游身即游历，身体修养的重要性。庄子本人则认为二者同样重要，讲求“乘物

以游心”([2], p.131)，在自由的身体状态下，心灵也得以自由游动，超越了任何外界的约束。游身的作用

就是让身体从具体的物质形态中解放出来，与天地自然相融，使个体达到身心的和谐与统一。它不仅是

生理上的自由，更是心理上的自在。庄子在游身和游心之间偏重游心，因为身是有限的，而心是无限的。

如“游乎天地之一气”([2], p.192)“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2], p.859)“吾游心于

物之初”([2], p. 546)等等。游心的“游”首先是摈弃一切情感欲望和知识思维观念；其次是不包含任何人

所特有的功利要求与价值目的；然后是自然而然的心灵感应，达到“物化”的最终审美境界。总言之“游

心”的本质是通过虚心感物、无人为性、无意识性的心理活动，达到“人貌而天”的精神境界，也就是将

外在的规律规定转化为内在的自然天性，回归本真。“游心”分为两个层次，“有待之游”和“无待之

游”，二者的区分在于游的对象不同，内心呈现的状态就不同，庄子推崇“无待之游”，表现为对待物的

态度。从有待到无待需要经过一个复杂的心理历程。庄子说：“缘则不离，率则不劳；不离不劳，则不求

文以待形；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2], p. 522)形体因顺，情感率真，就不受离失劳累之苦，就不会

固执于内，阻塞不行，无需求待于外物。此关键就在“正己”，分为“正形”与“正心”，“正心”重于

“正形”，形体善加保养，而心神重在磨练，消除外物对自己的影响，主宰外物而不被外物所奴役，即

“物物而不物于物”([2], p. 301)。心神任随外物的变化而遨游，任物自为自化，从而拥有自己的内在人格

世界，在精神上能特立独行，在自己的生命宇宙里做精神的主宰，就能够“无待”，打破时空局限，物我

对立，消除封界，顺其真性之自然，使物我都能回归各自的坦途，进而能够物我一体，接近“道”之真

美。 

5. 结语 

在庄子的美学中，朴素之“白”、“自然”与“真”是相互交织的核心概念。“白”指一种内心的纯

净与宁静，是超越世俗欲望与功利追求后的心灵自由。它并非静止无为的死水，而是心灵如澄明之镜，

容纳万象而不为所动。“自然”则是这一切的根基，是宇宙万物和生命的真实运作方式。庄子提倡的“无

为”并无所作为，而是顺应自然，回归事物的本质。只有在遵循自然法则、放下人为的束缚时，个体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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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天地、与万物达成一种和谐共生的关系。“真”，作为庄子美学的核心，是所有美的内在本质。它超越

了外在的假象与虚伪，指向事物的原始、纯粹和真实。庄子告诉我们真正的美不仅在于外在的形态和表

现，而是来源于内在的“真”与“自然”。当个体摒弃虚伪的面具，回归纯净、自然、真诚的本性时，心

灵便能够获得自由、和谐与永恒的安宁。在这一境界中，“朴素”不再是简单的简约，而是一种深刻的生

命状态，它是与宇宙共生的智慧与力量，是每一个个体与万物真性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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